
鄱阳湖建闸的历史之争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鄱阳湖，又称彭泽，北起湖口，

南达三阳，西起关城，东达波阳，南北相望三百余里。它上承赣、抚、信、饶、

修五江之水，下通长江，由于南宽北窄，形状像一个巨大的葫芦。 

鄱阳湖是长江流域的一个过水性、吞吐性、季节性的通江湖泊，故而其大小

“飘忽不定”，形成了“高水是湖，低水是河”的独特景观。具体来说，在汛期

时呈现湖相，当水位高过 20 米时，其面积可达 4125 平方千米以上；在枯水期呈

现河相，当水位在 12 米时，其面积仅为 500 平方千米。 

较大的涨落变化，使得鄱阳湖呈现出湖泊湿地、洲滩湿地、河流湿地、沼泽

湿地、滨湖湿地、三角洲湿地以及人工湿地等多种湿地景观分布格局。多年来，

鄱阳湖一直是候鸟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湿地之一。“鄱湖鸟，

知多少，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这几句诗描绘的正是鄱阳湖保护

区里候鸟云集的景象，美丽又生动。 

（一）鄱阳湖干旱之战 

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进入 2000 年以来，枯水

期提前、且持续时间延长已成为鄱阳湖的常态。历史最低水位不断被刷新。2014

年 11 月 26 日，鄱阳湖水位为 9.94 米，比历史同期 11.31 米低 1.37 米，鄱阳湖

水位跌破 10 米关口，标志着鄱阳湖正式进入枯水期。虽然冬陆夏水是鄱阳湖的

特征，但是这个冬天，鄱阳湖已严重干枯，彻底由淡水湖变成了小河沟。相应的

湖区面积和容量都骤减并大幅低于历史同期。鄱阳湖丰水期水域面积最大可达

4000 平方公里以上，到冬季枯水期却“瘦身”至几百平方公里，最大容积和最

小容积相差几十倍。放眼望去，俨如一片北方大草原。干裂的滩涂随处可见死亡

的小鱼、小虾和螺蛳、蚌壳。 

这种时令性的水陆交替的特殊景观，为鄱阳湖的湖滩草洲湿地生态系统的发

育提供了良好的温床。但是，近 10 年来，这种看似有序的湖水涨落变更，却显

现出异常，最明显的变化是鄱阳湖的枯水期多次被拉长并提前。 

随着干旱的频繁发生，鄱阳湖鱼类的产卵场、产卵量不断递减。以 2006 年

和 2007 年为例，天然渔获量只有 2000 年至 2006 年平均的 46%，而近两年的渔



获量不及 30%。渔业资源出现低龄化、个体减少的趋势。让湖区渔民记忆犹新的

是，2011 年的春旱，大量虾、螺、蚌死亡，小龙虾难觅踪迹，滨湖地区的桂花

鱼及四大家鱼的水产养殖损失严重。食物链萎缩，水产资源亏缺，整个生态系统

平衡被打破，鄱阳湖面临极大的环境挑战。 

鄱阳湖生态系统遭受威胁，已经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目前鄱阳湖流域沙

化呈现扩大趋势，沙化土地面积已经达到 3.89 万公顷，并每年以 3 至 5 米的速

度向外蔓延。特别是 2003 年以后，受鄱阳湖流沙影响，村庄周边的山丘、农田

土质沙化趋势明显加快。鄱阳湖水位的持续下降，使湖岸线一带原先沉没于水底

的沙滩显露出来，导致了一些原生植被由于缺水而枯萎死亡，这可能是近年来鄱

阳湖周边沙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的主因。 

一直以来，鄱阳湖周边的村庄就在与湿地鸟类“争水”，湿地最终形成了“人

进—地退—鹤走—人穷”的恶性循环。为了恢复鄱阳湖的湿地生态，江西省建立

了湿地保护综合协调小组，由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五河”源头、东江源区

域生态环境保护，以及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柘林湖、仙女湖水质保护，并

安排鄱阳湖越冬候鸟和湿地保护综合治理工作经费，补助鄱阳湖长江江豚等 3

个水生生物省级自然保护区建设资金。省林业厅还安排经费奖励国家级和省级湿

地公园，对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点鸟奖湖”机制，让赶鸟的

渔民成为护鸟的生力军，这一举措促使湖区越冬候鸟明显增加。 

（二）鄱阳湖洪水之战 

2020 年是 21 世纪的第一个庚子年。上半年被新冠疫情打了个措手不及，下

半年才开始半月，南方的洪灾又汹涌而来，大有超过 1998 年大灾害的严峻势头。 

中国水利部发布消息称：7月以来，全国共 233 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

的洪水。包括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在内的多个大型湖泊水域面积不断扩大。而

江西鄱阳湖的形势尤为严峻。受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尤其是 7月 8日至 9日这

短短 24 小时，江西省内 14 个站点录得暴雨量总计 805.5mm，占了该时段全国总

降雨量的 46%；以及长江、赣江等河流上游地区同样持续强降雨，水库被迫泄洪

等因素的影响，鄱阳湖的各水文站，出现超 98 年历史洪水水位。 



 

截至 7 月 16 日, 7 月 6 日开始的洪涝灾害导致江西 607.7 万人受灾，紧急

转移安置 58.9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575.4 千公顷，损坏及倒塌房屋 6000 多户

12000 多间，直接经济损失已达 111.7 亿元。 

长江下游支流很少，鄱阳湖是长江进入下游之前的最后一个“蓄水池”。如

果鄱阳湖水位继续上升，洪水下泄，对长江下游的江淮、太湖流域造成的危害不

堪设想。因此，守住鄱阳湖，就是守住了长江下游城市的安全。 

 

(三)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之战 

纵观最近的几十年间，不乏有相关人士从避免长江洪水倒灌、蓄水灭钉螺等

角度，提出要在湖口建坝或建闸的建议。最早的可追溯到上世纪初期，孙中山的

《建国方略》就提出在鄱阳湖建造“范堤”和“闸船坞”，以便船只通航。 



建国之后，即 1983 年至 1987 年间，江西省政府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等有

关部门的支持下，组织了全省 17 个委、办、厅、局和地市，39 所科学研究单位

和高等院校的 600 多位科技人员，经过 4年的艰苦工作，进行科技攻关，对鄱阳

湖进行了最全面的综合科学考察。而今很多引用的数据，便出自 1983 年的那次

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 

之后进入 2000 年，在 2002 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40 位江西代表联名提交

江西省的“一号议案”，呼吁加快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立项进程，当时提出的工

程预算为 80 亿元。水利部对此作出的书面答复称：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专题研

究，鄱阳湖控制工程规模巨大，运行调度复杂，虽有明显的综合效益，但也存在

负面影响，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尚不具备开展项目建议书阶段工作的基础条

件。 

近年来，鄱阳湖枯水期逐年提前，2007年鄱阳湖更是遭遇50年一遇的干旱，

水位偏低且持续时间长，长此以往必将引起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严重退化，影响依

赖鄱阳湖生存的赣鄱儿女。于是，在鄱阳湖建坝的构想又被提上了议程。 

2008 年，江西省水利厅

官方网站发布了一份《鄱阳湖

水利枢纽工程规划方案》。根

据这份方案介绍，鄱阳湖水利

枢纽工程是一座以灌溉、供水、

生态保护、血吸虫病防治、航

运等为主要功能的水利枢纽

工程。其坝址位于鄱阳湖入江

水道，上距星子县城约 12 公

里，下至长江汇合口约 27 公里。坝址左岸为长岭山，右岸为屏峰山，两山之间

湖面宽约 2.8 公里。工程总投资约为 96 亿元，加上配套工程，总投资超过 100

亿元。 

2009 年，江西省向国务院提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首次正式提到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然而，同年 9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

陈宜瑜与李文华、曹文宣、刘兴土等 15 位院士和专家联名致信国务院，认为鄱



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还有六个问题尚未解决，即水量调度、候鸟栖息地与食物链、

水生生物和“四大家鱼”迁徙、富营养化与水环境质量、江湖关系、血吸虫病控

制等，不宜决策。国际动物保护组织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高水位淹没了洲滩湿

地，像白鹤一类绝大多数都在鄱阳湖过冬的候鸟将觅食困难。至 2009 年底，《规

划》得到国务院批复，但是翻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被要求单独论证。江西省专门成

立鄱建办，负责工程的课题研究、方案规划、资料采集等。 

于是，2010 年 1 月 19 日，江西省委、省政府邀请 6位院士领衔承担鄱阳湖

水利枢纽“六大研究课题”，这是一串显赫的名单：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生物

研究专家曹文宣领衔研究《鄱阳湖水生动物资源现状及其水利枢纽对水生动物影

响与对策》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学和森林研究专家李文华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湿地生态与环境研究专家刘兴土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湿地、候鸟

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泥沙运动与河床演变研究专家韩其为

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泥沙冲淤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

水文水资源研究专家王浩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防洪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

中国环境科学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水环境和生态保护研究专家郑丙辉领衔研究

《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水质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承接项目的就有持反对意见的

院士。在这个过程中，正反方能够充分论证，也是好事。 

同年，江西省推出新版水利枢纽工程计划，提出的修改方案: 取消发电功能；

上交闸调度权，便于水利部和长江委进行全流域调控。妥协之后，江西省将该工

程推进至水利部和发改委的前期审批程序。但争议之下，项目进展缓慢。 

2011 年 1 月 6 日，江西省政府在北京举行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课题”研

究成果评审会，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研究课题”成果，“通过了专家组的验收”。 

直到 2016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提出，江西省转入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工

作。同年11月23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评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的启动，

将争议推向高潮。12 月 6 日，鄱阳湖水利枢纽环评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结

束。随后，项目陷入沉寂。 

然而，2021 年 1 月 5 日，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在官网上发布《关于江西省鄱

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的批前公示》，该项目沉寂数年后再

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此次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6 日至 2021 年 1 月 14 日(7



个工作日)。基本理念是:建闸不建坝;调枯不控洪;拦水不发电;建管不调度;江

湖两利、动态调控。 

鄱阳湖湖口建闸方案汇集了江西几代人的梦想，当年赞成湖口建闸方案的许

多课题组专家，现在都已等到了白发苍苍，而正反两种观点，从一开始就有分歧。

目前，导致鄱阳湖枯水季节水位过低的原因很多,包括挖砂、气候变化、上游水

利工程等等,用工程措施解决问题,无异于“头痛医脚”,并将造成不可预计的生

态风险。以长江江豚为例。 

鄱阳湖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江豚的重要栖息之地。据 2012 年的调查，

有江豚约 1040 头，其中长江干流约 500 头，鄱阳湖区约 450 头，洞庭湖区约 90

头。在东亚季风气候的影响下，与长江自然联通的鄱阳湖呈现出"洪水一片，枯

水一线"的自然景观。丰水季节的鄱阳湖是江豚重要的觅食之地，而枯水季节豚

类(还有一些鱼类)退回长江干流以度过严冬。年复一年，在涨落的河水中，豚类

固化了随季节在河湖之间迁徙的节律。鄱阳湖建闸是否会对江豚的生存带来潜在

风险需要充分的评估和论证。 

江河湖海的生态系统相互影响，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一个没有白鹤及各种候鸟的鄱阳湖，会是怎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将成为想象。 

一个没有长江江豚的鄱阳湖，会是怎么样？鄱阳湖修闸之后，江豚正常的洄

游受到制约和影响，将对整个中国的长江江豚种群带来极大的风险。 

将责任推给“适者生存”，任凭野生动物在我们制造的生境中自生自灭，这

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更是一件急功近利的事情。 

荒野之美，美在荒野，美在自然。 

祝愿荒野的鄱阳湖永远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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